
【一】

吴尚哲的外婆夏艳文，是火
神山医院第一个主动捐献遗体
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 2020 年年初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90 后吴尚哲有一个
更广为人知的称呼———“火神山
女孩”。 为照顾外婆，同样感染新
冠肺炎的她申请从方舱医院搬去
火神山医院。 她在微博上用“阿
念”的名字记录下这一切，感动了
当时无数为武汉揪心的网友。

外婆病重住院时，吴尚哲的
母亲把一串钥匙塞到外婆兜里。
母亲听说， 带着家门钥匙的人，
就一定能再回到家。 最终外婆还
是没能回来。

吴尚哲和母亲看过一段央
视拍的《大体老师》视频短片，里
面歌颂了新冠肺炎遗体捐献者
的贡献。 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
母亲注意到一只在检验台上露
出的手，觉得特别像外婆的。 母
亲哭着说：“刀切下去，你外婆的
身体（遗体）该有多疼啊。 ”

“我在外婆去重症监护室前
见过她，相当于见到她最后一面
了，但我妈没有见到，却（可能）
用这种方式在看着她是怎么走
的。 ”吴尚哲说。

2020 年 3 月 6 日凌晨，夏艳
文在火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去
世。 由于当时我国有关患有烈性
传染病的遗体捐献程序尚不完
善，吴尚哲手写了一份志愿捐献
说明，“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吴尚哲说，这是外婆生前的
愿望。 母亲告诉她，很早的时候，
外公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
人体器官捐献的报道，两个人偷

偷到医院去登记，打算去世后捐
献器官，“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登
记上”。

外婆的遗体捐献后，吴尚哲
在火神山普通病房里听说，一位
重症老人也主动向医生提出去
世后可以捐献遗体。 这在当时非
常难得。

卞修武带领的病理研究团
队当时表示，最起码需要通过 20
例遗体解剖研究，才能对新冠肺
炎在人体的发生发展机理有基
本认识 ，“不然相当于盲人摸
象”。 初期有捐献意愿的病人数
量和解剖条件均不理想。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
学中心（大坪医院）的王斌是首
批来到火神山医院的医生，他的
主战场在重症一科，这里住着新
冠肺炎危重症病人，距离死神只
有一步之遥。 除负责常规诊疗以
外，王斌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与患
者家属沟通遗体捐献意愿。

当病人病情发生重大变化
时，王斌会第一时间用病房里的
公用手机向家属通报病情，病人
病危时，他在通报完病情后会向
家属询问“是否有意愿在患者去
世后捐献遗体”。

1982 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
武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到美国哈
佛医学院当博士后，年纪轻轻已
是博士生导师。 他小心翼翼地开
口询问，还是感到这个问题带有
某种冒犯。

王斌听到过手机另一端挂
断、沉默、询问、重复询问，但是
没有勃然大怒。 在他眼里，遭遇
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难之时展
现了超常的理解和宽容。

来火神山医院前，在医院工
作近 10 年里， 他没有遇到过主

动提出捐献遗体的人。 在武汉期
间，他遇到了两例。 夏艳文的事
迹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流传，遗体
捐献的数量也在当月迅速增加。

武汉“解封”时，共有 37 位
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大
体解剖，54 位逝者捐献遗体用于
“微创尸检”。 除了来自火神山医
院的逝者，他们中还有的来自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泰康同济医院、武汉
市中心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西
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卞修武说，无论逝者和家属
选择大体解剖捐献还是“微创尸
检”捐献，医学科研价值可能有
不同，但是逝者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贡献一样伟大， 家属都

“深明大义”。

【二】

吴尚哲得到了很多网友的
关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对新冠
肺炎的认识荒诞、无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与外单
位开会， 领导向对方介绍这位

“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
她旁边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远。

一个朋友从不接她的电话
或语音通话，担心“打电话传播
病毒”。

她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有人
打完招呼，转头就拿着酒精上下喷
洒身体。母亲买了一顶能挡住脸的
遮阳帽， 像蜂农那样把自己罩起
来，“这样别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公开
过确诊经历的新冠肺炎家庭是
极少数。 吴尚哲有时自责在社交
平台上的“高调”，让母亲承受了
原本可以避免的压力。

蔡雅卿的父母当时均为新
冠肺炎危重症病人， 报道后，她
受到许多人的关心，但也遭受了
歧视。 开会时传阅文件，她后面
的人看完后， 立马搓洗手消毒。
她在小区乘坐电梯，有邻居打开
电梯看到是她，扭头就走。

蔡雅卿的父亲蔡德润去世
后在火神山医院捐献了遗体。 她
的故事被自媒体掐头去尾做成
短视频， 多数网友为这家人点
赞， 但也有一些网友言辞激烈，
批评她在父亲去世后“擅自”作
出决定捐献遗体，“不孝”。

2007 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生前
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
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
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
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
的意愿。 ”这一规定在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又得以强化。

当时， 蔡雅卿的母亲昏迷，
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决定。 她
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跟
着直觉走”。

“为什么要捐呢？ 不多此一举
不就没事了。 ”“你把你爸的遗体
‘卖了’？拿了多少钱？”她从来没想
过一些亲人会如此想这件事。一些
亲人至今与她们母女断绝往来。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
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给国家， 他的
孩子签字同意后， 遭到老人农村
老家亲属的强烈反对， 这些人指
责他们“心狠、不孝”。 直到现在，
老人的葬礼也未能顺利举办。

他们不想再为此引发老家
亲戚新一轮的争吵，在约定采访
的前一小时改变了主意，拒绝了
采访，“为何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一样？ ”

吴尚哲在微博上写道，希望
有更多遗体捐献的视频或节目，
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有一点
点观念的变化吧”。

吴尚哲外婆这一支的亲戚
较少，没有遭遇多少现实中的责
难，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愿和
点赞，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
我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
体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获了很多理解，她
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对她说：“你让
你爸爸在最后当了一次英雄。 ”

【三】

火神山医院关停前，陆军特

色医学中心副主任、时任火神山
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的张宏雁，想
着怎样给遗体捐献者的家庭留
下一些纪念。

最终，一封盖有武汉火神山
医院公章的感谢信送到了家属
手里。 张宏雁设计了图案和文
字，金黄色的边框，庄重的“感谢
信” 三个殷红大字打在上面，在
开头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

信里写着：“感谢您及家人
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
究，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 对您及家
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表
示由衷的钦佩！ 正是由于有你们
的奉献行动，医学事业才得以推
动进步和发展。 谨向逝者致以深
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
高的敬意！ ”

军医赵鹏南用 A4 纸把感谢
信彩打出来。 他们发现一张纸实
在有些单薄，赵鹏南到后勤找到
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自己摸索
了塑封技术，让感谢信看起来更
郑重，再送到在火神山医院开展
过遗体检验的 30 多个家庭。

91 个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
到类似的感谢信。“以后可能没
人能证明我们做过这件事。 ”一
些家属说，他们的亲人没有在火
神山医院捐献。

一位在武汉打工的 60 岁老
人捐献了自己妻子的遗体。 他们
3 年前离开武汉周边的农村，到
武汉一家大医院当护工。

他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廿
九，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妻子开
始高烧、乏力。 后来发现，那天是
2020 年 1 月 23 日， 武汉封城的
日子。

深夜，马路上已没有公交车
和出租车。 妻子的手机不能上
网。 他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一辆共
享单车让她骑着，自己在旁边小
步跟着跑。

病床紧张，他在医院大厅的
暖气片边上用两把长椅搭成简
易床，让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妻
子躺下。 他还花 5000 元抢购了
一台小型制氧机。

最终妻子还是转为危重症，
并在 3 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时， 他请求重症监
护室的医生把电话拿给她。 妻子
拖着长长的气说， 她知道自己不
行了， 让他回老家， 不要再打工
了，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不要
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辈子歇歇吧。

医生后来问他， 是否愿意捐
献妻子的遗体？ 他同意了，“需要
就拿去吧”。 妻子走后，他把制氧
机消毒后捐给了他和妻子打过工
的医院，希望能留给需要的病人。

武汉“解封”后，他取回妻子
的骨灰， 埋在了老家的祖坟边
上。 记者找到他时，这位 60 岁的
老农说，本打算把这些事永远埋
在心底。

记者问他， 你现在后悔捐
献吗？

他说：“不后悔。 ”
他在妻子送往重症监护室

前一直没有离开。 妻子去世后，
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确诊，也
将很快死去，他当时也做好了捐
献自己遗体的准备。

（据《中国青年报》）

“

【一】

吴尚哲的外婆夏艳文，是火
神山医院第一个主动捐献遗体
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 2020 年年初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90 后吴尚哲有一个
更广为人知的称呼———“火神山
女孩”。 为照顾外婆，同样感染新
冠肺炎的她申请从方舱医院搬去
火神山医院。 她在微博上用“阿
念”的名字记录下这一切，感动了
当时无数为武汉揪心的网友。

外婆病重住院时，吴尚哲的
母亲把一串钥匙塞到外婆兜里。
母亲听说， 带着家门钥匙的人，
就一定能再回到家。 最终外婆还
是没能回来。

吴尚哲和母亲看过一段央
视拍的《大体老师》视频短片，里
面歌颂了新冠肺炎遗体捐献者
的贡献。 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
母亲注意到一只在检验台上露
出的手，觉得特别像外婆的。 母
亲哭着说：“刀切下去，你外婆的
身体（遗体）该有多疼啊。 ”

“我在外婆去重症监护室前
见过她，相当于见到她最后一面
了，但我妈没有见到，却（可能）
用这种方式在看着她是怎么走
的。 ”吴尚哲说。

2020 年 3 月 6 日凌晨，夏艳
文在火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去
世。 由于当时我国有关患有烈性
传染病的遗体捐献程序尚不完
善，吴尚哲手写了一份志愿捐献
说明，“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吴尚哲说，这是外婆生前的
愿望。 母亲告诉她，很早的时候，
外公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
人体器官捐献的报道，两个人偷

偷到医院去登记，打算去世后捐
献器官，“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登
记上”。

外婆的遗体捐献后，吴尚哲
在火神山普通病房里听说，一位
重症老人也主动向医生提出去
世后可以捐献遗体。 这在当时非
常难得。

卞修武带领的病理研究团
队当时表示，最起码需要通过 20
例遗体解剖研究，才能对新冠肺
炎在人体的发生发展机理有基
本认识 ，“不然相当于盲人摸
象”。 初期有捐献意愿的病人数
量和解剖条件均不理想。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
学中心（大坪医院）的王斌是首
批来到火神山医院的医生，他的
主战场在重症一科，这里住着新
冠肺炎危重症病人，距离死神只
有一步之遥。 除负责常规诊疗以
外，王斌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与患
者家属沟通遗体捐献意愿。

当病人病情发生重大变化
时，王斌会第一时间用病房里的
公用手机向家属通报病情，病人
病危时，他在通报完病情后会向
家属询问“是否有意愿在患者去
世后捐献遗体”。

1982 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
武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到美国哈
佛医学院当博士后，年纪轻轻已
是博士生导师。 他小心翼翼地开
口询问，还是感到这个问题带有
某种冒犯。

王斌听到过手机另一端挂
断、沉默、询问、重复询问，但是
没有勃然大怒。 在他眼里，遭遇
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难之时展
现了超常的理解和宽容。

来火神山医院前，在医院工
作近 10 年里， 他没有遇到过主

动提出捐献遗体的人。 在武汉期
间，他遇到了两例。 夏艳文的事
迹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流传，遗体
捐献的数量也在当月迅速增加。

武汉“解封”时，共有 37 位
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大
体解剖，54 位逝者捐献遗体用于
“微创尸检”。 除了来自火神山医
院的逝者，他们中还有的来自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泰康同济医院、武汉
市中心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西
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卞修武说，无论逝者和家属
选择大体解剖捐献还是“微创尸
检”捐献，医学科研价值可能有
不同，但是逝者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贡献一样伟大， 家属都

“深明大义”。

【二】

吴尚哲得到了很多网友的
关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对新冠
肺炎的认识荒诞、无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与外单
位开会， 领导向对方介绍这位

“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
她旁边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远。

一个朋友从不接她的电话
或语音通话，担心“打电话传播
病毒”。

她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有人
打完招呼，转头就拿着酒精上下喷
洒身体。母亲买了一顶能挡住脸的
遮阳帽， 像蜂农那样把自己罩起
来，“这样别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公开
过确诊经历的新冠肺炎家庭是
极少数。 吴尚哲有时自责在社交
平台上的“高调”，让母亲承受了
原本可以避免的压力。

蔡雅卿的父母当时均为新
冠肺炎危重症病人， 报道后，她
受到许多人的关心，但也遭受了
歧视。 开会时传阅文件，她后面
的人看完后， 立马搓洗手消毒。
她在小区乘坐电梯，有邻居打开
电梯看到是她，扭头就走。

蔡雅卿的父亲蔡德润去世
后在火神山医院捐献了遗体。 她
的故事被自媒体掐头去尾做成
短视频， 多数网友为这家人点
赞， 但也有一些网友言辞激烈，
批评她在父亲去世后“擅自”作
出决定捐献遗体，“不孝”。

2007 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生前
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
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
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
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
的意愿。 ”这一规定在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又得以强化。

当时， 蔡雅卿的母亲昏迷，
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决定。 她
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跟
着直觉走”。

“为什么要捐呢？ 不多此一举
不就没事了。 ”“你把你爸的遗体
‘卖了’？拿了多少钱？”她从来没想
过一些亲人会如此想这件事。一些
亲人至今与她们母女断绝往来。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
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给国家， 他的
孩子签字同意后， 遭到老人农村
老家亲属的强烈反对， 这些人指
责他们“心狠、不孝”。 直到现在，
老人的葬礼也未能顺利举办。

他们不想再为此引发老家
亲戚新一轮的争吵，在约定采访
的前一小时改变了主意，拒绝了
采访，“为何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一样？ ”

吴尚哲在微博上写道，希望
有更多遗体捐献的视频或节目，
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有一点
点观念的变化吧”。

吴尚哲外婆这一支的亲戚
较少，没有遭遇多少现实中的责
难，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愿和
点赞，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
我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
体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获了很多理解，她
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对她说：“你让
你爸爸在最后当了一次英雄。 ”

【三】

火神山医院关停前，陆军特

色医学中心副主任、时任火神山
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的张宏雁，想
着怎样给遗体捐献者的家庭留
下一些纪念。

最终，一封盖有武汉火神山
医院公章的感谢信送到了家属
手里。 张宏雁设计了图案和文
字，金黄色的边框，庄重的“感谢
信” 三个殷红大字打在上面，在
开头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

信里写着：“感谢您及家人
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
究，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 对您及家
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表
示由衷的钦佩！ 正是由于有你们
的奉献行动，医学事业才得以推
动进步和发展。 谨向逝者致以深
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
高的敬意！ ”

军医赵鹏南用 A4 纸把感谢
信彩打出来。 他们发现一张纸实
在有些单薄，赵鹏南到后勤找到
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自己摸索
了塑封技术，让感谢信看起来更
郑重，再送到在火神山医院开展
过遗体检验的 30 多个家庭。

91 个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
到类似的感谢信。“以后可能没
人能证明我们做过这件事。 ”一
些家属说，他们的亲人没有在火
神山医院捐献。

一位在武汉打工的 60 岁老
人捐献了自己妻子的遗体。 他们
3 年前离开武汉周边的农村，到
武汉一家大医院当护工。

他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廿
九，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妻子开
始高烧、乏力。 后来发现，那天是
2020 年 1 月 23 日， 武汉封城的
日子。

深夜，马路上已没有公交车
和出租车。 妻子的手机不能上
网。 他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一辆共
享单车让她骑着，自己在旁边小
步跟着跑。

病床紧张，他在医院大厅的
暖气片边上用两把长椅搭成简
易床，让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妻
子躺下。 他还花 5000 元抢购了
一台小型制氧机。

最终妻子还是转为危重症，
并在 3 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时， 他请求重症监
护室的医生把电话拿给她。 妻子
拖着长长的气说， 她知道自己不
行了， 让他回老家， 不要再打工
了，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不要
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辈子歇歇吧。

医生后来问他， 是否愿意捐
献妻子的遗体？ 他同意了，“需要
就拿去吧”。 妻子走后，他把制氧
机消毒后捐给了他和妻子打过工
的医院，希望能留给需要的病人。

武汉“解封”后，他取回妻子
的骨灰， 埋在了老家的祖坟边
上。 记者找到他时，这位 60 岁的
老农说，本打算把这些事永远埋
在心底。

记者问他， 你现在后悔捐
献吗？

他说：“不后悔。 ”
他在妻子送往重症监护室

前一直没有离开。 妻子去世后，
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确诊，也
将很快死去，他当时也做好了捐
献自己遗体的准备。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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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特殊的 91 个名字

一年前，91 个中国人以捐献遗体的方式‘在至暗时刻迈出勇敢一步’，帮助世人认识了新冠肺炎的发生发展机理，永远留在了
武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卫健委病理专家组组长卞修武在武汉主导了大部分遗体解剖及病理检查和诊断工作。
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与病毒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属都值得称颂’，捐献志愿者是‘勇士’‘英雄’，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对记者称：‘常规捐献中，一个人的器官最多可以救几个人，在烈性传染病流

行时期，捐献遗体的科研成果可能拯救无数人的生命，价值不亚于烈士。 ’
但是，许多家庭并不愿意公开这一‘英雄行为’，他们有的遭遇了亲人的不理解，有的遇到‘网络暴力’，选择沉默。

蔡雅卿在照顾母亲
吴尚哲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者后，收到的感谢信


